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 by 陈支平








现代的工商业 ,与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经济 ,有着不可分割的某种传承关系 ;中国传
统社会里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们 ,只要能够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 ,吸取先进的
经营方式 ,也完全可以直接转化为近现代商业的企业主。
关键词 :清代泉州 　黄宗汉家族 　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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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 ,往往有一个这样的遗憾 :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演变的轨迹 ,
被人为地切断了。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历史学家 ,试图把中国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划分为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等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由于中国尚不
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于是人们便以清代道光二十年即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









基础 ,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另一方面 ,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
展。”① 但是由于清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研究清代上段历史的学者 ,
着眼于“中国封建社会内”经济发展 ,刻意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其夭折的例证 ;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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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组织 ,中间虽经过若干的变乱与灾难 ,还能继续发展下去 ,仍不失其在地方上所拥有的经济








关于泉州黄宗汉家族 ,陈盛明先生早在 1983 年已经发表了《晚清泉州一个典型的世家
———黄宗汉家族试探》一文 ,该文的侧重点是黄氏家族的政治发家史和社会关系史。从陈先生
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族的大体发展经过是这样的 :“家族世系 ,属于紫云黄分支 ,先
辈移居泉州涂门外法石乡 ,世业农 ,兼作手艺 (补鞋) ,后族中有转为商贩的 ,在莆田涵江一带行
商 ,家以小康。其第八世 ,进 (泉州)城卜居集贤里 (今打锡巷一带) ,建有住宅 ,送子弟读书 ,渐
露头角。第九世起 ,编出宗族辈分十六字 ,即‘荣耀祖宗贻谋孙子永承家庆世受国恩’。第十世
耀字辈分为三房 ,长、三两房仍在集贤里 ,第二房移住登贤里 (今之妙观口一带) ,出有举人黄念
祖 (第十一世) ,逐步发展‘观口黄’这宗族 ,到目前已传到第十九世‘家’字辈了。”②
黄宗汉为第 12 世 ,是举人黄念祖的儿子 ,生于嘉庆八年 (1803 年) ,卒于同治三年 (1864
年) ,终年 62 岁。以此上推 ,其先世第八世祖入迁泉州城内时 ,约在清代康熙年间。也就是说 ,
这支黄氏家族的先祖 ,在明代务农为生 ,明清之际有人转而从事工商业 ,获利小康之后 ,迁入泉
州城内定居。第 12 世黄宗汉是这个家族发展的关键人物 ,也是清中叶以后官阶最高的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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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盛明文载《泉州文史》1983 年 ,第八期。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82 —187 页。
人。他承其父黄念祖中举之后 ,于道光十四年 (1835 年) 中进士 ,进入翰林院。咸丰年间 ,历任
云南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员。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时 ,
黄宗汉因与肃顺、载垣等关系较为密切而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① 黄宗汉虽然于不久之
后郁郁病故 ,但他在朝廷为官十年 ,外任近十五年 ,利用政治特权积累了大量钱财 ,家族的经济
实力大大提高。其后 ,其长子黄贻揖也在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以殿试第三名进士及第 ,中了





氏家族的货殖主要侧重于经营房产和商号 ,但是基本“没有购买田地”。② 而事实上 ,黄氏家族
的货殖有着一个从土地到工商业的发展过程。




立尽卖佃田契人在城清平铺周廷锦 ,有承父阄分民佃田一段一丘 ,并浚仔 ,坐在
前浦乡口宫前 ,土名荣盘内 ,东至曾宅田 ,西至许宅田 ,南至黄宅田 ,北至水圳 ,四址明
白 ,载本宅租一石八斗五升。今因欠银别置 ,托中引就黄宅卖出番银二十三两九城
驼 ,银即日收讫 ,其佃田听银主前去召佃管掌耕种 ,永为己业。保此佃田系承父阄分
物业 ,与室亲伯叔兄弟无干 ,亦无重典不明为碍 ,如有不明 ,卖主抵当 ,不干银主之事。
今欲有凭 ,立尽卖契为照。
乾隆十三年八月 　日卖尽佃契人 　周延锦




立典契人东门外留墩乡蔡玉叔 ,有阄分民租连根佃田乙段二丘 ,季载粟三篮 ,年
配米五分 ,坐本乡水口坑 ,东西南北至本宅田 ,并杉潭一口。今因欠银费用 ,合长男托
中引就与在城黄宅上典出员银十五两九成驼 ,银即日收讫 ,田听 　宅召起给付他人耕
种收粟为业 ,产米依例贴纳 ,限五年取赎 ,不得刁难。保此田系阄分物业 ,与房亲叔侄





② 见陈盛明上揭文 ,第三段 :《富贵相连重货殖》。
黄宗汉事迹可参考《清史稿》卷 394 ,《黄宗汉传》。




带购置或典买土地 ,并且进行“召佃”和“付人耕种”。因此 ,到道光年间 ,我们还可以看到该家
族把城郭外的土地出租给佃户的契约文书 ,如 :
立认耕字人晋江县南门外三十四都洲仔乡施炎良 ,认得在泉城内黄宅上民租连
佃田一段一丘 ,在外洲码头沟南畔算入第二丘 ,载粟六篮 ,前认去竭力耕种 ,依春冬二
季报宅上到田对分 ,不敢擅自私割 ,亦不敢插别样种子等情 ,如有等情 ,无论丰歉 ,照










巷下并石畔 ,买得许宅房屋二落 ,重新起盖三落并西厅门窗户扇石木俱全 ,并井 ,今因
移位别处 ,奉母命将此屋托中就与黄宅上卖出员银一百八十两九城驼足 ,另中银五两
四钱正。银即日收讫 ,屋听银主前去拆卸重新起盖永为己业。保此屋并无重张典挂
地基米银与房亲叔兄弟侄为碍 ,如有不明 ,卖主抵当 ,不干银主之事 ,日后亦无言贴
赎 ,今欲有凭 ,立卖契为照。并缴上手契及租契共七纸再照。





立找贴尽卖契人蔡爽奇 ,有承父阉分小屋一座 ,坐在集贤辅符卿第边 ,愿卖与黄
宅为业 ,四至间声及价银登载原契明白。上年经与 　宅找贴价银 ,亦登载原契明白。
今因价值未敷足 ,央原中再就与 　宅上找贴尽卖出银五两银 ,即收讫 ,其屋上及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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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引契约 ,除特别注明之外 ,原件均收藏于泉州市闽台关系史博物馆内 ,本人收藏其复印件。
下及地基听银主重新起盖 ,永为己业。价值已敷足 ,日后不再言贴 ,亦不得言赎生端
等情。保此屋系爽承父阄分物业 ,与房亲叔兄弟侄无干 ,亦无重张不明为碍。如有不
明 ,爽自抵当 ,不干银主之事。其上手古契粘连别业 ,年久失落无可缴 , 　宅日后查出
无用。此系两愿 ,今欲有凭 ,立找贴尽卖契为照。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 　日立找贴尽卖契人 　蔡爽奇
原 　中 　张见 　陈兰 　成意观
代 　书 　留雷世
(三)
立卖尽断契人翁清观 ,有承父祖民屋一座 ,前年典与郑佐观上 ,今年久以满不得
取赎 ,愿将此厝底立尽卖绝契黄宅上银完足 ,日后不敢言及贴赎。此系两愿 ,日后不








观音宫下左畔第三间 ,坐西向东 ,就中拔出后房屋一间、圹地一所 ,托中引就与黄宅典
出佛番银十五大员 ,每员库它六钱九分 ,其银即日全中收讫 ,其后房、圹地立即搬空 ,
听　宅管掌打门修理别赁他人。其后房圹地不限年月听镇现备契面银取赎 ,倘有上
漏下湿风雨损坏 ,吊匠公估修茸 ,用钱若干标载契尾 ,赎时备齐清还。保此后房圹地
系镇观自己物业 ,与房亲伯叔兄弟侄无干 ,亦无重张典他人不明为碍 ,如有不明 ,镇观
自应抵当 ,不干银主之事。今欲有凭 ,立典契为照。
道光十七年二月 　日 　立典契人 　张镇观
中见人 　黄泽老
以上契约说明 ,至少从雍正年间开始 ,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各朝 ,这支刚迁入泉州城内不
久的黄氏家族 ,就已经不断地在城内购置房产。其购置房产的方式 ,基本上与当地流传的土地
买卖方式相类似 ,即有一次性买断的 ,也有先典后买 ,再逐步贴价买断。如上引第二纸乾隆二























在这 13 种房产中 ,只有三种是道光年间 (1821 —1850 年) 购置的 ,其余的十种 ,均在乾隆年间
(1736 —1795 年)购置的。而所谓“集贤祖家大公祀业”,是指始迁入泉州城内集贤里的第八世
开基祖 ,这批祀业的最后一纸契约签立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 。可见建立这批祀业是第十
一世的举人黄念祖及其父、祖三代人。在这 100 年间 ,黄氏家族仅大公祀业一项 ,就多达十三
处房产 ,其全部所有的房产数量 ,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在以上的“大公祀业”中 ,有五
处是“店契”,也就是具有工商业意义的“店面”、“店栈”一类的产业 ,这些“店面”、“店栈”的租
金 ,逐渐成了黄氏家族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据载 ,十一世黄念祖中嘉庆六年 (1801 年) 举人 ,
没有出仕为官 ,只在泉州城内设塾授徒。“他虽是教书先生 ,而过的是缙绅生活 ,有一妻二妾 ,
共生六男”,培养儿子读书入仕。① 显然 ,黄念祖能够在泉州城维持这样的家庭场面 ,光靠教书
收入是不够的 ,房产的租金收入已经在该家族的经济结构中占有了较高的比重。
鸦片战争以后 ,这支人数不断增加的黄氏家族进入了该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黄念祖的
最小儿子黄宗汉于咸丰年间 (1851 —1861 年)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他与长兄黄宗澄 (嘉庆二
十四年举人)相互配合 ,把丰厚的官囊收入 ,交给在家的黄宗澄父子广置产业 ,经营生意。黄宗








② 见陈盛明上揭文 ,《泉州文史》第八期 ,第 34 页。
见陈盛明上揭文 ,《泉州文史》第八期 ,第 30 页。
祖的墓茔 ,其座落在城郊的园地 ,主要用于栽种果树 ,特别是龙眼树。据说在清末民初的泉州






所 ,坐在三教辅隐居桥脚左畔第一间 ,坐东向西 ,内圹地一所 ,前至口 ,后至河 ,东至黄
衙 ,西至阮宅 ,四至明白。今因欠银 ,公议将此祖遗圹地一连 ,托中向黄衙上卖尽断根
银四十大员 ,重库平实二十七两二钱正。其银即日仝中三面收讫 ,该圹地一所听衙上
围墙起盖护厝四间 ,永为己业 ,不得生端等情。价已敷足 ,日后不敢言及贴赎。保此
圹地系阮鼠世、铜世物业 ,与房亲伯叔兄弟侄无干 ,亦无重典别胎他人不明为碍 ,如有
不明 ,自应抵当 ,不干买主之事。恐口无凭 ,仝立卖尽断根字一纸为照。
如欲留一后门以防不虞 ,依旧塞窬不得阮宅出入 ,内古槐一株听衙上去留 ,至其
上手契载在大厝内 ,又及。




立卖尽断洗字人三教铺厚城境何文标 ,有承祖遗下空地一所 ,并水井一口 ,前至
宫后路乾 ,后至杨家宅 ,左至陈家宅 ,右至路乾 ,四周墙基为界。今因欠项 ,将此圹地
引就与本街黄衙上卖尽断洗绝银二百角正。即日仝中收讫 ,听衙上管掌永远为业 ,或
重新起盖 ,或栽种果木 ,日后不敢生端异言。从此买卖千休 ,价已敷足 ,不得再言贴赎
等情。保此地系承祖父遗下己业 ,与房亲伯叔兄弟侄无干 ,亦无重典他人及来历不明
为碍 ,如有不是 ,何文标等出头抵当 ,不干衙上之事。至前手契因文标于上年被火焚
失 ,日后查出无用作废 ,应立新契为据。恐口无凭 ,合立卖尽断洗绝字一纸以为存照。
宣统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立卖尽洗绝断字人 　何文标 　何山茶













桥头铳城左畔第十间 ,坐西向东 ,内第一进一店面 ;第二进一土库 ,前一房仔 ,上楼阁
一座 ,内一厅一房 ,并周围走马楼及栏杆 ,又扁梯一张 ;第三进一大火库 ;第四进一火
库 ,后一掩仔 ,一厕池。前至街、后至溪 ,左至陈宅行 ,右前至林宅店 ,右后至林宅行 ,
四至明白。上及厝盖 ,下及地基 ,门窗户扇竹窗通柜瓦木砖石俱全 ,金象号分租过第
一进一店面 ,第二进内一房仔 ,第四进一火库 ,后一掩仔一厕所 ,认来开张金象烟店生
理。全年载租银叁拾大员 ,每员重陆钱玖分 ,拨作十二个月 ,逐月交纳租银贰员伍角 ,
不敢挨延短欠 ,亦不得藉称招夥私卸他人等情。如有此情 ,听衙上吊起别租 ,不得异
言。此系空手承交 ,并无店底佃根批匙礼。倘日后若要别图 ,自应将行立即送交衙上
管掌 ,不得迟缓。其行屋如有上漏下湿 ,约明自行修理 ,倘若倾塌损坏 ,自应报衙上修




立认批字人永春州郑寅官 ,今认得登贤铺黄衙上行屋一座三落 ,坐西向东 ,在南
关外土地后浯渡铺第一间 ,内第一进一行面 ,左右阁仔一库闸 ,并走马楼一座。第二
进一土库内楼一座 ,并楼房楼下一账房仔、一船亭、一灶下、一水井 ,并付罩。第三进
一火库、一天井、一厕池。前至街 ,后至黄衙店 ,左至谢宅店 ,右至土地宫后墙 ,四至明
白。上及店盖 ,下及地基、门阁楼窗户扇瓦木砖石等项俱全。今认来开张源泰号纸行
生理。全年载租银九十六员 ,分作十二月交纳 ,逐月交银八员 ,库平七钱 ,不敢挨延短
欠、亦不敢折扣银重 ,并不敢借称招夥私卸他人 ,如有 ,先约限二个月 ,听衙上召起别
租 ,不敢弃言。此系空手承交 ,并无店底佃根批匙等礼 ,倘日后若要更换字号 ,亦应报
衙上主裁 ;别图生理 ,立即将店送交衙上管掌 ,不得迟缓其行。屋如有上漏下湿 ,自应
报衙上召匠修理 ,不得擅自修理 ,借口扣租。今欲有凭 ,立认批字为据。





周围走马楼 ,一楼梯 ,窗坊门扇俱全。第二进一火库 ,一大楼 ,并楼房楼口周围栏杆及
·28·
竹窗 ,楼下一扁梯、一进屏 ,后一船亭一灶下一门位 ,右畔一旷地通河沟公用。前至
街 ,后至 　宅行 ,左至 　宅店 ,右至 　宅店 ,四至明白 ,上及厝盖 ,下及地基 ,门窗户扇
瓦木砖石等项俱全。今宗成观招夥整建宁郊生理 ,认来开张口口号 ,全年载租龙银七
十二元 ,计库平五十二两五钱六分正 ,分作十二个月 ,逐月交纳清龙银六员 ,每员七钱
三分正 ,不折不扣 ,亦不敢挨延短欠 ,以及私卸他人等情 ,如有此情 ,听衙上召起别租 ,
不得异言。此系空手承交 ,并无店底佃根等礼。倘日后若要别图生理 ,立即将行搬空
送交衙上管掌 ,不得迟缓刁难。其行屋如有上漏下湿 ,自应报衙上召匠修理 ,不得擅
自修理 ,借口扣租。恐口无凭 ,立认租批字一纸为照。









连一小房 ,后一通巷 ,厕池一连。东至街 ,西至元妙观墙 ,南至吴宅 ,北至鹧鸪司衙门
壁 ,四至明白。上及厝盖下及地基门窗户扇瓦木砖石等项俱全。进禄整开泰来号客
寓 ,每月载租银六大员 ,实平四两三钱八分正。全年租银七十二大员 ,计库平五十二
两五钱六分正。分作十二个月交纳 ,不敢挨延短欠。此店屋认租作家栈生理 ,专为宿
客来往之人 ,如有流娼土妓 ,不得寄宿 ,以及在栈中开茶园烟盘、设场诱赌 ,如被察出 ,
愿听衙上立即送官究治。至店屋系空屋承交 ,无店佃根认批等礼 ,亦无家伺器具。如
进禄自行建置 ,及向姜家认租家伺 ,他日别图生理离开此屋 ,应将器具搬空。或衙上
吊起别租 ,进禄应退出并将家伺搬回 ,不得擅存店中、借口在店 ,招租招卖 ,致生枝节。
倘敢失约以及借称招夥私卸他人隐匿匪类 ,主即吊起 ,并向保认租泰安号追究 ,许治




























金或加重原业主赎回房屋的钱银负担的权利。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道光十七年 (1837 年) 黄
家典买集贤铺桂坛境张镇观厝屋的契约中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倘有上漏下湿风雨损坏吊
匠公估修茸 ,用钱若干标载契尾 ,赎时备齐清还”。如果是一般的贫民 ,出典房屋已属无奈 ,如
果在赎还时再加上修理费 ,无疑使原主赎回房屋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典买者或承租者对于房
屋进行维修 ,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房产的一种侵蚀 ,其结果往往导致原主无力赎回 ,找贴尽断
之后 ,该房屋的所有权最终全部转移到了有钱的典买者手中 ;而承租者则可在房租的交纳上取
得与房主讨价还价的资格。黄氏家族在典买别的房屋时 ,往往愿意先行垫付修理费 ,我们再举
一纸咸丰十一年 (1861 年)的契约为例 :
立典卖契字人在城胜得铺林士钵有承父阄分店屋壹座 ,毗连贰间 ,坐在南关外浯
渡铺吊桥顶左畔第一间连第二间 ,坐南向北 ,前至桥面 ,后至黄衙店 ,左至黄衙店 ,右
至黄陈两宅店 ,四至明白。上及厝盖 ,下及地基 ,门窗户扇瓦木砖石楼阁天井等项俱
全。今因欠银别置 ,将此店屋壹座毗连贰间 ,托中引就与黄衙上典卖出佛番银叁佰贰
拾大员 ,库平共重贰佰贰拾两零捌钱正 ,银即日同中收讫 ,其店听衙上前去管掌收租
为业。其店屋现已破损 ,公估贴修理银叁拾贰大员 ,每员平重陆钱玖分正。言约限叁
年满 ,听钵备契面银及修理银一齐取赎 ,不得刁难。倘有风水不虞或倒坏 ,三面公估 ,
听衙上起盖 ,登记在账。赎时钵自应坐理 ,不得异言。保此店屋系钵承父阄分物业 ,
与房亲伯叔兄弟侄无干 ,亦无重张典其他人不明为碍。如有不明 ,钵自抵当 ,不干衙
上之事。今欲有凭 ,立典贷契字为照。并缴上手司单印契计贰拾壹纸 ,并照。





林士钵的这座房子 ,由于加重了修理费 ,最终无力赎回 ,成了黄氏家族的物业。但是饶有意味
的是 ,黄氏家族拥有大量店产、房产之后 ,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给其他商号行号 ,一概不准别人修
理。在上引的四纸出租认批契约文书中 ,都明白写道 :“房屋如有上漏下湿 ,自应报 (黄)衙上吊
匠修理 ,不得擅自修理 ,借词扣租”。在其他的出租契约文书中 ,也都是这样注明的。据载 ,当
时泉州城内“有个老泥水匠蔡金司 ,虽不是黄家的专用建筑工人 ,而他父子两代数十年间 ,主要
是为黄家修缮店屋”。① 由此可见 ,清末的黄氏家族 ,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物权分割”对于扩大











等无干 ,亦无典挂他人以及来历不明等情 ,如有不明 ,原主自应出为抵当 ,不干银主之事”等等。
但在上引的黄衙店屋出租契约中 ,则大多写着认批者“不敢挨延短欠 (租银) ,以及私卸他人等
情 ,如有此情 ,听衙上召起别租 ,不得异言。此系空手承交 ,并无店底佃根等礼。倘日后若要别
图生理 ,立即将行搬空送交衙上掌管 ,不得迟缓刁难。”作为物业主人的黄氏家族 ,从我们所见
到的这些契约文书中 ,他们所受到的约束 ,就相对要少一些。黄氏家族在出租房屋时 ,一般是
不附带家俱器物的 ,即所谓“空手承交”、“空屋承交”。承租者认批得店屋后 ,可根据自己所要
开设的商号行号的需要 ,自行添置家具器物。一旦生意结束 ,黄氏家族要起租别佃 ,承租者必
须把所有家俱器物搬运一空 ,空屋交还给黄氏家族。但是有的承租经营者生意失败 ,清偿转让
剩余器物并不是一时可以顺利脱手的 ,而下一位承租者如果刚好可以利用这批剩余器物 ,却不
能直接与上一位承租者达成转让协议 ,一定要征得黄氏家族的同意 ,并且立下合约文书 ,方可
交易。如上引认批出租文书的第四纸 ,记得是江西广信府上饶县商人缪进禄 ,认批承租店屋开
设客栈 ,文书中载明“至店屋系空屋承交 ,并无店底佃根认批等礼 ,亦无家伺器具。如进禄自行
建置 ,及向姜家认租家伺 ,他日别图生理离开此屋 ,应将器具搬空。或 (黄)衙上吊起别租 ,进禄





③ 清末泉州黄氏家族族人现在遗留下来的著作 ,除了下面引述的黄宗汉 :《黄尚书公全集》之外 ,还有黄贻楫的《招鸥
别馆杂记》、《甲戌对策》;黄贻檀的《香圃采芝图》;黄谋烈的《从先维俗》、《泉郡赈灾征信录》,以及黄贻楫编的《李石渠先生治
闽政略》(李殿图著) 。这些著作有不少就是主持或参与泉州地方事务后的记录。在此因限于篇幅而不能作更详细的介绍。
泉州关帝庙至今仍然是该地方最重要的寺庙 ,香火鼎盛。2000 年 9 月泉州召开“国际‘泉州学’学术讨论会”,关帝
庙是最主要的资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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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黄氏家族同意的 ,请看黄氏家族与姜家签订的合约文书 :
立约字人江苏省口府姜口前年租过泉城黄宅上店屋一座 ,坐在观东巷 ,住着多
年 ,有整建家伺器俱开张客寓。迨去年新惠来馆生理停歇 , (黄)宅上叠催店屋拨空送
交 ,愿将家伺器俱搬出发卖。适逢江右整开泰来号客栈 ,欲向认租家伺 ,不敢擅专 ,央
公亲向宅上求情 ,念及世交 ,恳将家伺暂租泰来号 ,日后妙生理不整 ,或宅上召起别
租 ,言约某所建家伺立刻搬出 ,不得檀存店中 ,借口在店招祖招卖 ,致生枝节。如有等
情 ,愿听宅上规约。此系两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 ,合立约字一纸付执为据此照。






不仅如此 ,黄氏家族对于承租者还有诸多限制 ,甚至可以随意干涉租户的营业 ,如上面所
引认批契约第二纸 ,承租者永春州郑寅官准备开设“源泰号”纸行 ,但“倘日后若要更换字号 ,亦
应报 (黄)衙上主裁”。据载 ,黄氏家族曾在泉州城内开设有绸缎店 ,“后有人向其租附近店屋开








厨房 ,周围栏杆 ,楼下一扁梯。第三进一大房 ,一楼楼下一大梯。第四进一大库。第
五进一厨房 ,并灶下一浚尾一厕池。前至街 ,后至路 ,左至丁宅墙 ,右至陈宅、梁宅墙 ,
四至明白。上及厝盖下及地基门窗户扇瓦木砖石门框门柱俱全 ,店口天棚通柜天地
罩天窗管棚等项俱全。教等认来开张南邑源春号客栈 ,全年载租银元、龙银各六十六
元 ,各七钱三分正。作十二个月 ,逐月交清不得挨延拖欠。如有流娼土妓 ,不得寄宿 ,
并不敢在栈开设赌场、隐匿匪类等情。如有此情 ,听衙上召起别租 ,不敢异言生端。
此系并无店底佃根匙扎 ,倘日后若要别图生理 ,自应搬空将业送交街上管掌 ,不得擅
存家伺在栈招租招卖 ,致生枝节 ,借称招夥彩私卸分租等情 ,倘敢生端 ,听衙上赶搬。










开设客栈 ,招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 ,治安问题尤为重要 ,故黄氏家族在出租店屋给商号、行号







一座 ,在泉南关外浯渡铺 ,间隔声落四至租项载明认批 ,开张合记柴栈生理 ,本无住
眷 ,因前年人事不安 ,私将神主擅自搬入行内安奉 ,现被衙上侦知 ,立刻赶将神主行屋
一齐搬空送交。栈急央公亲梁狮官认错求暂宽缓 ,至己酉年四月定将神主搬回家安
奉 ,决无挨延借词推诿各情事。荷蒙衙上允许 ,至期自应如约将神主搬回家安奉 ,不



















附郭及相邻的一些属县 ,“在河市有源美 (号) ,安海有胜美 (号) ,南安溪尾有锦美、黄胜美 (号) ,
安溪有和安、和裕诸号。”① 到了民国年间 ,黄氏家族在泉州城内的典当铺 ,据不完全统计 ,尚
有东街义盛号、涂门街振益号、北门街立成号、西门街合兴号、通政巷厚生号等五、六处之多。②
因此在我们所获见的黄氏家族契约文书中 ,就有一些借据、典约等 ,试举二纸为例 :
(一)
立借字人水门慈济铺许安官有自己建置店屋一座 ,在城大门铺邹家巷内傅厝巷
左畔第三间 ,坐西向东 ,四至明白。今因欠银费用 ,托中引就与黄宅上借出番佛银二
十大员 ,库砣重十四两 ,将所建置店屋司单印契一纸为胎 ,其银即日全中收讫 ,面约每
年每月每员银行利二分 ,逐月交纳清钱四百文 ,不敢短欠异言生端。保此店系许安官







浮宫口铺租银逐月拨出一元七角正 ,点清还息银。立折为凭 ,其母银不限年月 ,不得
爽约。恐口无凭 ,立字为据。
光绪三十年甲辰五月 　　日 　　立借字人 　吴顺成
　　　　　　　　　　　　　　　　中人 　　吴闰伯





五间 ,坐西朝东 ,内一店面、一库卡、两大库、一栏仔、一管棚、一通柜天地罩 ,前至街 ,
后至纪宅墙 ,左至王宅店 ,右至黄宅行 ,四至明白。上至厝盖 ,下及地基门窗户扇瓦木
砖石等项俱全 ,立簿为据 ,并税契 ,计银一千四百余大员。银项不够 ,黄姓填出起盖银
两。眷属姻亲 ,宽量不较 ,逐月租项均交收用 ,嗣后顺等有力 ,黄姓填出之项速还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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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员 ,赎回上手二百三十员 ,还前借来大修库卡营业七十大员 ,现贴修理三十员 ,
扣仲费四十员 ,计银八百大员 ,每员各七钱三分正。将情沥陈恳求黄姓 ,念及姻亲不
得已再三叮嘱 ,果有实事如行许诺 ,乏款无项可还 ,公议约将此业日后听黄姓赎回 ,典
主公环官亦经许诺 ,载明契中一卖千休 ,顺亦不敢言及找贴等情 ,以还填项 ,如有失
约 ,可向原中均究。至顺按买祠业之项 ,欲寄黄姓生息 ,每月利二元三角 ,年节忌辰之
费照前发给 ,俟置业成 ,租项若干即照领按用。二百员即日先交六十员 ,其余一百四
十员库平重一百零九两二钱 ,侯有照约办事 ,向经手人先期通知领出办理 ,这次付出 ,
收单即凭 ,决无异言 ,不得捕风捉影 ,任意乱支乱用 ,置血本乌有 ,不得食难度。两相
贻误。恐口无凭 ,立合约字一纸付执为照。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日 　全立约字人 　　吴顺成
　　　　　　　　　　　　　　　中人 　　粘 　舍 　陈世宽 　吴深舍
立约人吴顺成 ,是黄氏家族的姻亲 ,买盖屋时不够银两 ,由黄氏家族代为支垫一部分银两 ,后来
又因“用度之拙”,把这座房屋的契约“胎典人家”借款 ,至期无法赎回 ,并需其他开支 ,再次恳请
黄氏家族出头代还欠款并承买该屋 ,双方折算之后 ,剩余“欲建祠业”230 员 ,因黄氏家族开设
有典当铺 ,就将这笔款项 ,寄在典铺中存放生息 ,“每月利二元三角 ,年节忌辰之费照前发给”。
从这纸契约中可以看出 ,黄氏家族不仅借款胎典别人的店屋 ,而且还适量收取他人的银两存放
在典铺中生息长利 ,这样的经营方式 ,又有些类似于钱庄的性质。
清末的厦门 ,是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在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冲击下 ,厦门的工商
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泉州城内的黄氏家族看准了这一机遇 ,适时抽出部分族人和资金 ,
进入厦门城以谋求发展。他们“除自营胜义号外 ,还以诗记 (黄宗澄之长子贻檀的代号) 、书记
(黄宗澄之第三子贻杼的代号)的名义 ,与人合股开设联昌号 ,前往香港置办洋货来厦销售 ,又




安厦门内柴市街黄潜记 ,同安厦门双连池吴安记 ,盖闻裘重千金 ,谋成须集夫狐腋 ;利
市三倍 ,里本先务于鸠赀。期全始而全终 ,经营罔懈。愿协心而协力 ,正直无私。义
以相孚 ,此心乃堪共信。言必可复 ,立约尤重久要。兹者诗记等丽泽夙占 ,本属相声
之应。财源共浚 ,因为同道之谋。任事归于一人 ,权有专属 ;得利分为叁拾叁股 ,情亦
至公。即就于厦岛火烧街建立联昌号丰记生理 ,前往广东香港等处置办洋货 ,来厦销
售。诗记出陆股 ,本银贰千肆百元 ,折库砣壹千陆百贰拾两 ;书记出四股 ,本银壹千陆
百元 ,折库砣壹千零捌拾两 ;联美出拾股 ,本银肆千元 ,折库砣贰千染百两 ;潜记出柒
股 ,本银贰千捌百元 ,折库砣壹仟捌百玖拾两 ;安记出叁股 ,本银壹仟贰百元 ,折库砣
捌百壹拾两。计共叁拾股 ,合共本银壹万贰仟元 ,折库砣捌仟壹百两 ,交与黄青龙官
专手管掌贸易各事宜。明约每年得息银两除开用行费外 ,按股均分。就中加荫叁股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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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青龙官得壹股贰格 ,黄鉴舍得玖格 ,王长官得玖格 ,以为诸夥任事酬劳。所有各
股应分息银 ,均听支用。倘年景不齐、或有亏本 ,亦财运使然 ,毋得别生异议。黄青龙
官等责任经理 ,自当竭力尽心 ,调度一切 ,当不至稍存私意 ,有碍规约。若将来有欲抽
起本银者 ,亦应先期会议 ,不得私相授受。诗记等气谊交孚 ,望营财之大进。休戚与
共 ,本立念之无私。惟愿本大道以生财 ,广收江河之利。垂百年而永好 ,不渝金石之









在这纸合股契约中 ,除了十分清楚地约定各个股东应出的股份 ,今后盈余所应分得的红利 ,以
及生意亏本所应分担的责任外 ,其日常经营方式是共同雇请熟悉业务的人为当事责任经理 ,而
且这种雇请的“责任经理”可以由财东决定更换。如在另外的一纸合约中 ,原先的经理黄青龙
就换成了王盛舍 ,所谓“合共本银一万二千元 ,库平八千一百六十两正 ,交与王盛舍专手掌管贸
易各事宜。约明每年得息银两 ,除开用行费外 ,按股均分 ,就中荫加一股 ,内王盛舍得六格 ,黄
鉴舍得四格 ,以为诸夥任事酬劳。所有各应分息银 ,均听支用。盛舍等责任经理 ,自当竭力尽





的诸种行号 ,锦昌号“生理少振作 ,不免亏蚀”,不久便歇业停办。联昌号经营数年之后 ,颇有盈
利 ,但不料黄氏家族在厦门所信任的当事黄鉴舍于同治末年去世 ,黄氏家族找不到合适的精干
人选 ,也不得不与其他股东商议 ,退出股份 ,把联昌号交给同安厦门的股东经营。尽管如此 ,黄
氏家族独资在厦门开办的行号 ,还是继续经营了下来。
浙江省宁波港 ,也是最早实行五口通商的对外口岸 ,泉州黄氏家族在宁波也有较好的商业
业务。据载 :“清中叶后 ,泉州最大的商业为郊商 ,即大宗批发南北各埠土产的商行。道光至同
治间 ,经营郊商的多为有财有势的官绅 ,如观口黄、元祥苏、象峰陈、钱头吴、万厝埕王等等。郊
商中以宁波郊规模最大 ,财力最厚 ,他们成立宁郊会馆 ,馆址设在南门天妃宫。每年农历三月
廿三日为天妃 (妈祖娘娘)诞辰 ,为该途郊商聚会日期 ,演戏开筵 ,热闹十多天 ,与会行东多为穿
花袍戴圆顶有功名的官绅 ,人们称该途为‘五龙袍郊行’。黄宗汉胞侄黄贻檀 (号香圃 ,长合号
宁波郊行东)在世时 ,就是这个会馆的领袖。”① 我们新近发现一本《为争回宁波福建会馆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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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为并海要津 ,航樯辐辏 ,闽士商公建会馆 ,祀天后香火于中 ,盖历有年所矣。
年久重修 ,同众各出橐金通力合作 ,垣墉栋宇焕然一新。吴君淑金、陈生舟典暨同乡
诸君协董其成。工既竣 ,邮书嘱柏荫为之碑记。窍维天后降神湄州 ,修道入圣 ,自宋
元以来节次褒封 ,列在祀典。比至国朝 ,益如灵迹 ,备在志乘 ,可略言焉。所尤异者 ,
庚申辛酉年间 ,浙江先后被兵 ,所在焚掠 ,吾乡公所之在苏者 ,仅遗万年桥之山馆大门
一座 ,乍浦则片瓦无存。宁亦贼踪所至 ,而斯馆独完。闻发匪纵火时火势已及馆墙 ,
忽为反风扑熄 ,谓非神灵之所保护乎 ? 吾乡估舶以苏 (州) 、宁 (波) 、乍 (浦)三大帮 ,而
宁帮最为朴实 ,重信义屏浮华 ,尤讲乡谊 ,逆旅中望街对宇 ,操土音相慰问 ,式好若弟
昆。行李之出于其途者 ,偶乏困周给必丰 ,无丝毫吝者。盖虽居圜匮之中 ,而有士君
子之行焉。斯馆之存 ,惟神之灵 ,亦人和之所感召也。继自今有讲信修睦敦善行以敬
迓神庥 ,千艘云屯 ,百货鳞萃 ,气象必更有隆隆以兴者 ,是则柏荫之厚望也。是役经始
于咸丰乙卯年十月 ,落成于咸丰辛酉年十月 ,糜白金二万七千五百九十八元三角四分
六厘 ,市钱十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千零九百六十二文 (出资芳名附登于版) ,同治七年岁
在戊辰十月初吉。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侯官郭柏荫撰文。
⋯⋯
首事 　吴淑金 　黄竣渊 　马晓林 　黄邦芳 　柯凌波 　陈升典
　　　陈了器 　李利芳 　黄邦杰 　涂捷秀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十月 　谷旦 　闽商公会①
据以上郭柏荫所说 ,清代后期福建商人主要集中于苏州、乍蒲和宁波三地 ,号为“三大帮”。
而宁波帮的核心 ,主要是泉州人 ,从历次修建宁波会馆的捐资数量上看 ,泉州商人捐资的数量
大大超过福州、兴化、汀州各地商人的捐资数。如上引碑文所记 ,咸丰同治年间重修宁波会馆 ,
共花费白银 27 000 余两 ,钱 11 万余千。在该碑文所附的捐资芳名中 ,泉州商人共捐白银近 2
万两 ,钱约 8 万余千。捐资数占总捐资数的 70 %以上。正因为如此 ,在这次重修的首事名单
中 ,黄姓商人占了四位。黄宗汉的胞侄黄贻檀也在稍后的推举中 ,成了这个会馆的领袖。民国





不仅如此 ,黄宗汉曾在另一个五口通商口岸广州任过数任官职 ,咸丰六年 (1856 年) 出任
两广总督。在他为官期间 ,不少族侄儿子跟随他到广东一带谋生 ,从事工商业者 ,而黄宗汉从
乡族亲谊的利益出发 ,也多方予以赞许支持。现存的《黄尚书 (宗汉)公全集》中 ,就有黄宗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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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争回宁波福建会馆敬告同乡书》,1928 年印行 ,现藏厦门大学图书馆。
福建会馆增置祀业撰写碑文的记载 ,该碑文如下 :
闽与粤接壤 ,海舶往来为最多 ,非有总会之所 ,何以一道口而同风俗 ,此会馆所由
设也。广州之有全闽会馆 ,自嘉庆己巳乡先达陈望坡先生为粤东按察使 ,与潘毅堂观
察经始其事。丙子先生复来抚粤 ,大工告成。道光壬辰郑云麓先生为督粮道 ,复与乡
人议重修之 ,捐赀一万一千余金 ,计修葺约费六千余赀 ,以余金尽置祭产 ,于日新而富
有矣。癸卯林晴皋大史复为倡义劝捐 ,迄今十七载 ,凡乡人之官于斯、商于斯 ,以及贾
于外洋者 ,踊跃捐输多金。今岁予以雷琼兵备道摄臬司事 ,与乡人复谋增置祀业以垂
久远 ,将所置铺户勒石载明。噫 ! 自辛丑红夷之警 ,广州洋务非昔日之比矣 ,而同人
犹复慷慨乐输相勉从事 ,相与维护于不坠其事 ,较之前人为尤难 ,其功较之前人为更
钜。古所谓明德荐馨香 ,孰有加大于此者 ? 后有作者 ,知前人之创造艰难 ,今人之守




清代后期泉州黄氏家族无论是在家乡 ,或是在外地 ,他们所举办的行业 ,基本上还是以房
店产、典当铺和商业的行号为主。到了光绪年间 ,随着中国各地民族工业的兴起 ,泉州黄氏家
族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黄宗汉的侄孙黄谋烈 ,于同治二年 (1863 年) 中进士 ,授内阁中书 ,
后转礼部郎中。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告归家居 ,毅然转为筹办实业 ,在泉州城内象峰巷开
设晋记织布局 ,拥有织布机 40 多台 ,雇佣工人数十名 ,并且聘请外地纺织技工传授技术 ,专织





下 ,终于建立了一个成功的企业 ,这就是厦门市“同慈号龙标万应茶行”。自清代以来 ,由于福
建泉州、漳州一带的居民大量迁移南洋各地 ,异乡他国的民情风俗和水土环境均与闽南有很大
的差异 ,致使这些移居南洋的移民 ,经常受到疾病的困扰特别是“水土不服”疾病的困扰。因
此 ,从清代中期始 ,泉州市率先兴起“药茶”的行业 ,所谓“药茶”就是以福建的乌龙茶为基本原
料 ,配以其他的中药材 ,制成茶饼或茶丸 ,运销于南洋各国。这些“药茶”的基本功能 ,以清凉解




在武夷山设立岩茶收购行 ,精选上等的武夷岩茶 ,经过初步加工烘干 ,运到厦门工厂重新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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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陈盛明上揭文 ,《泉州文史》第八期 ,第 34 —35 页。
黄宗汉 :《黄尚书公全集》,《文抄》,《福建会馆增置祀业碑记》。该书为抄本 ,现藏厦门大学图书馆。
配合其他中药 ,制成药茶 ,再进行比较精致的包装 ,最后发往闽南、台湾各地市场和南洋各地市
场出售。由于“万应”药茶在品质上有其独特之处 ,很快就在闽南、台湾及南洋市场上站稳了脚
根 ,与泉州著名的“范志神曲茶”等品牌并驾齐驱 ,成了一种妇孺皆知的地方土特商品 ,并且远
销售于美国、日本等华侨聚居的地点。
厦门市“万应”茶行成立于清末光绪年间 ,繁荣于民国年间 ,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即中国
大陆“解放”以后 ,“万应”药茶和“范志神曲茶”一样 ,都是中药房和百货商店常上柜的中成药商
品。1956 年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时 ,“万应茶行”不能继续单独经营 ,与厦门市国营商业局合
并 ,成为厦门市外留企业的一种名牌产品 ,20 世纪 60 年代后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普及和国




其一 ,泉州黄氏家族由一个传统的业农之家 ,逐渐进入工商业的行列。在清代以来 ,特别
是清代后期社会经济激变的环境里 ,这个家族能够适应社会的变迁 ,从经营土地转而经营城市
房店产、高利贷的典当业以及其他种类的工商业活动 ,使得家族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这个事













毫联系的实例来呢 ? 通过清末泉州黄氏家族的例子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们 ,他们只要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 ,吸取先进的经营方式 ,也完全
可以直接转化为近现代工商业的企业主 ,并且由于中国社会里官僚、地主、商人往往有着不可
分割的特殊性 ,在中国传统工商业向近现代工商业的转化的过程中 ,那些有着政治特权背景的
工商业主 ,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近现代企业的中坚力量。
(本文承蒙卢增荣先生搜集契约文书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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